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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树在遵义务川石朝乡的山坡
上，每年五月，猩红的花朵便毫无预兆地
爆开，泼辣辣地染透半边山野，像一场有
色无声的宣言。露水缀在草叶尖上，亮
晶晶的，映着初阳，也映着坡地里那些弯
腰躬耕的身影。

苗家的百褶裙一闪，仡佬汉子肩上
的扁担吱呀作响，土家阿婆背篓里的青
草散发出清冽气息。他们彼此无言，只
把汗水沉默地还给土地。

苗家女儿张慧敏就出生在这片土地
上。她记得很清楚，当年她执拗地要在
村后那片乱石坡上开辟石榴园时，村里
人沉默无声地抗拒。连最疼爱她的阿
爹，也只是蹲在门槛上，把铜烟锅磕得火
星四溅，浓重的烟雾遮住了他半边忧心
忡忡的脸。

“慧女子，石头缝里抠食？那石榴苗
金贵，能啃得动这山？”一位仡佬族阿公
叹息，皱纹里满是世代与石头较劲的疲
惫。

张慧敏不响。她只是更紧地攥住了
口袋里那几张浸着汗水的、皱巴巴的钞
票——那是她绣了多少条花带、熬瘦了
多少轮夜月才攒下的。她带着村里几个
同样不甘心的后生，翻山越岭去学艺。
回来时，肩头扛着精心挑选的石榴苗，心
里揣着一团烧灼的火。开荒的日子，镐
头砸在石头上，迸出刺目的火星，震得虎
口发麻。她的胳膊酸胀得抬不起来，汗
水流进眼睛，蜇得生疼。苗家女子特有
的银项圈垂在汗湿的胸前，沉甸甸地晃
着，也晃着她那份压不弯的倔犟。

第一年，苗稀稀拉拉，像癞痢头。第
二年，终于零星挂果，涩得人皱眉。第三
年秋深，那不起眼的果子竟憋足了劲，由
青转黄，再猛然爆裂出满树惊心动魄的
红！摘一颗掰开，玛瑙般的籽粒密密匝
匝，晶莹剔透，甜汁迸溅。

石榴园活了，像一块巨大的磁石。
苗家的绣娘把花鸟虫鱼的精巧绣进了合
作社的包装；土家的婶娘们，把熏烤腊肉
的醇厚香气，缠绕在每一箱远行的石榴
上；仡佬族的小伙，用最利的刀，劈开那
些纠缠的枝条。园子里，不同腔调的欢
笑声撞在一起，又被沉甸甸的果实稳稳
托住。那位曾叹息的阿公，小心翼翼地
捧着自己树上结出的最大一颗石榴，咧
开没牙的嘴，阳光落在他皱纹的沟壑里，
竟也盛满了蜜：“嘿，这石头缝里蹦出来
的甜牙牙，硬是抱团成了事！”

当高峰村的石榴红得快要烧起来
时，山外的风也吹进了播州区杨志华的
心。大学文凭揣在怀里，城市的霓虹曾
是他眼中理所当然的远方。可每次归

家，看到阿爹在陡峭得几乎站不住脚的
梯田里，脊背弯成一张弓，汗水砸进脚下
的黄土，却只溅起微薄的烟尘，他的心就
像被荆棘狠狠抽了一下。

他回来了，带着一只嗡嗡作响的“铁
鸟”——一架刷着崭新绿漆的农用无人
机。这铁家伙第一次在杨家田块上空笨
拙地盘旋时，半个寨子的人都涌到了田
埂上。土家族田大叔抱着膀子，嘴角撇
得老高：“稀奇！祖宗传下的锄头镰刀不
够使唤？弄个铁雀雀在天上打旋旋，能
当饭吃？”那嗡嗡声，像无数根细针扎在
杨志华的背脊上。

他闷声不响，只把那“铁雀雀”飞得
更勤。烈日当空，稻田蒸腾着灼人的热
气。他站在田埂上，紧盯着手中的屏幕，
汗水小河似的顺着晒得通红的脖颈往下
淌，湿透的T恤紧紧贴在背上，勾勒出年
轻人紧绷的肩胛骨。药雾均匀地飘洒，
像一层薄纱。几天后，那些曾蔫头耷脑
的秧苗，竟挺直了腰杆，叶子绿得发亮。
田大叔背着手，在他家田埂上来回踱了
好几趟，终于在一个黄昏，对着调试机器
的杨志华竖起大拇指。

从此，播州的山岭间，常掠过这支奇
特的“鸟群”。操纵它们的，是侗族的姑
娘、苗家的小伙、汉族的兄弟。田埂上，
不同口音的指令和参数交流着；小小的
显示屏前，几颗年轻或不再年轻的脑袋
凑在一起，盯着同一片作物的光谱图。
那些飞越千山万壑的铁翼之下，药液浸
润着禾苗，数据链接着人心。世代相传
的耕作经验，与屏幕上跳动的绿色数字，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发出新的共鸣。

而在播州区更深处一个叫团结村的
山坳里，退休的汉族农技员周立新，正悄
悄做着另一件“傻事”。村小学的教室破
旧，他却甘之如饴地当起了义务辅导
员。他兜里总揣着几颗油亮的石榴籽，
还有若干小袋各色豆粒。

那日讲课的题目是“合理密植”，他
见几个侗族、苗族娃娃眼神茫然，像隔着
一层厚厚的雾。下课后，他叫住一个怯
生生的小女孩，蹲下来，摊开手心，露出
几颗红豆、绿豆、黑豆。“来，帮老师数数，
看谁排的队伍最整齐，最省地方？”小女
孩的眼睛倏地亮了，伸出小小的手指，小
心翼翼地拨弄着豆子。阳光透过破旧的
窗棂，落在她专注的小脸上，也落在周立
新花白的鬓角上。他教案本上密密麻麻
的批注旁，悄悄添了一行小字：“豆子比
书本更懂孩子的心。”

多年后，一封来自省城农业大学的
信，翻山越岭，带着油墨的清香，落在周
立新粗糙的手心里。信纸薄，字迹却很

有力：“周老师，您给的豆子和石榴籽，我
当宝贝收着呢。我要回来，让咱这山里
的地，也长出好庄稼，让寨子里的娃，有
更多、更宽的田埂好走！”

老人捏着信纸，走到窗前。窗外，是
起伏的群山，是风中如绿浪翻滚的庄
稼。他无声地笑了，从口袋里摸出几颗
珍藏的石榴籽，放在窗台上，让阳光温暖
它们沉睡的生命。

务川的石榴又红了，红得像是要滴
下血来，染透半边山坡。杨志华的“铁
鸟”群掠过播州金黄的稻田，翅膀扇动空
气，发出持续而低沉的嗡鸣，如同大地沉
稳的呼吸。团结村小学那间洒满阳光的
教室里，周立新布满老年斑的手，再次托
起那袋珍藏的石榴籽。籽粒饱满，红得
耀眼，映在孩子们清澈如泉的眸子里。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微笑着，看着那些小
小的脸庞。

高峰村的果园里，刺绣的彩线穿梭
在仡佬族的古老纹样里，土家腊味的烟
火缭绕着丰收的欢歌；播州的阡陌间，各
民族的口音在无线电波里交织，共同解
读着大地绿色的语言；团结村的小路上，
各族乡亲提着新摘的瓜果，走向周老师
那间永远敞开的小院……这一切，都无
声地汇入山野深处那条奔涌的河。

就在不久前，省里有个文艺工作队
下乡来高峰村采风，他们看见了石榴园，
听说了石榴籽的故事，他们感动了，为石
榴籽写了一首谣曲，谣曲唱道：“红红火
火的石榴花哟，风吹雨打的紫蒂把；抱团
成一树一树的石榴籽哟，露出粉白粉白
的白牙牙。咬碎了世代穷根根，幸福才
能把根儿扎……”

石榴籽抱成了团，心便聚成了不散
的魂，梦便有了拔节生长的根。那根，深
深扎进遵义苍茫的群山，吮吸着汗水与
坚韧，吐纳着星光与希冀。当无数个

“我”的微光，汇聚成“我们”的星河，这土
地便有了永不枯竭的源泉。它在血脉相
连的深处汩汩流淌，最终凝结在每一颗
紧紧相依的石榴籽中，默默孕育着下一
个季节——那属于整个群山、整个民族
的、不可阻挡的金秋。

■ 宋晓兰，青年文学家作家理事会
理事，青岛天放艺术馆副馆长，作品散见
《锦州日报》《半岛都市报》等。

黔江一路浩荡东去
在峡谷褶皱里
鳞片被一寸寸磨亮
大藤峡劈开的一条生命通道
便指向了故乡的方向
岁月随鱼群洄游

每一枚鹅卵石，每一个休憩处
鱼的祖先用尾巴写下
一行行诗歌。溅起的水星
凝成生态与生命
环保与哲学的一个命题

登临半山亭，看稻浪连天
放眼望去，桂平一马平川
炊烟伴着歌声缓缓升起
江里的漩涡吞没阵阵橹声
一声汽笛，划破清晨的宁静
水流孕育了文明
黔江、浔江和郁江汇成筹码
每一道险滩深处
都蛰伏着必争的兵戈
夕阳染红了古渡
古寺钟声回荡处，有诗
大瑶山断裂的皱褶间，有诗
黔江谷地舒展处，有诗
一一在古老渡口的石碑，刻下
桂平的脊梁
烟雨间，半城山水半城诗
我顺浔江继续漂流
一艘船载来了中原的瓷
岭南的茶，大湾区的盐……
一朵浪花一个传说
大瑶山下古城墙的遗址
老旧的石砖勒痛历史
遥想徐霞客当年放舟江上
看千舟竞发，挥笔写下：

“两岸山势高耸，独冠诸峰，
时有石峰悬峙。”
此刻，我站在大藤峡岸边
想写下几句诗意的话

不知是哪一阵风，或一只什么鸟
把这粒种子，摔在这里
悬崖边上的一朵小花，让我
凝视良久，我站在北帝山上悬崖边上
近距离看花朵生长，每长一寸
坚硬的石头便矮一寸

坚硬的岩石吞噬自己的棱角
花朵的根须在石缝间练习倒立
每一片叶子都竭尽全力
呵护，一朵花就是一个顽强的生命

我比一只蝴蝶来迟了半天
我没有带来春天的讯息
悬崖上的这一朵小花
却等着我，仿佛有诉不完的故事

花朵在继续生长
悬崖低矮，它想让花朵
站得更高，多看几眼远方

晨光初炽，我把车停在思源亭旁，与孩子开始
徒步登山。石阶宽阔，左右石栏板皆镌刻龙凤铜
鼓之形，石柱上十二生肖依次而立，最上端蹲踞一
对石狮，憨态可掬，栩栩如生。石阶五十余级，每
至中途便有宽阔平台可歇脚，两边松柏苍翠，绿意
浓稠如泼墨。

黔南三都凤凰山公园的石门巍然耸立，通体
皆石：石柱、石墩、石卯、石隼、石瓦、石檐。门额横
书“凤凰山公园”，上方雕有凤凰一对，其下祥云缭
绕。大门两侧石柱上刻着一副行草对联：“陟彼高
冈，应待凤凰，凭碧梧翠竹醴泉，莫愁众鸟高飞尽；
瞰兹江水，终归大海，抛伪累冗文琐念，且看孤云
独去闲。”笔走龙蛇，力道遒劲，有些字迹如流云隐
迹，须凝神细辨。左右附门分别题着“梧桐生矣”
与“于彼高冈”，分别雕有飞凤翔凰，衬着两边石柱
上的对联，俨然展开一部沉默的石雕画册。

再往上行三十余级，半山亭于浓荫间悄然现
身。亭亦全石筑就，亭中石凳可供休憩避雨，亦可
凭栏眺望都柳江的澄澈碧水，以及县城错落街
市。亭顶贴有“十大英雄模范”图文，黄继光、张思
德、邱少云等英雄事迹于此肃穆陈列，故凤凰山公
园又被赋予“双拥”之名。亭柱上对联纷呈，行书、
隶书、楷书、篆书各具风骨——对联与亭台，在此
皆如精心雕琢的时光切片，默默见证着三都贤才
的情怀与精诚。

孩子们已在前方催促，我只好跟上。石阶渐
趋平缓，纤尘不染。两旁树木虽不甚高大，但枝叶
交叠，浓荫蔽日，清凉如浸。麻竹丛生于近处，远
处楠竹成林，绿浪翻涌；松树、
樟树、五倍子、皂角树、杨梅
树、板栗树、红豆杉等杂然相
生。当然少不了梧桐，宽大的
碧叶间，已悄然悬垂起鸡蛋般
嫩绿的梧桐果，像枝头未醒的
梦。

陡阶尽头，一观景塔兀立
眼前。我们匆匆绕塔梯而上，
至三层便已封顶。凭栏眺望，
塔前青松苍翠，高过塔顶，县
城竟不能尽收眼底，唯见民中
宽阔的绿色操场，宛如一方碧
玉镶嵌在视野的空缺处。

刚下观景塔，一阵芦笙之
音便幽幽传来。循声寻去，小
山坳低洼平坦处，七八个水族
群众正自在地吹奏：男人赤
膊，古铜色的脊背在阳光下闪
烁；女人裹着雪白头巾，身上
靛蓝服饰鲜艳夺目，银饰随节
奏轻轻碰撞。这大约是一支
家庭芦笙队，于僻静处练习，
那笙歌是穿透山林的、带着体
温的活气。

芦笙声里，我们登上了拥
军廊亭。廊亭随山势蜿蜒，亭
内宣传材料琳琅满目。走出
廊亭，蓦然抬头，凤凰山顶高
塔便矗立眼前，塔顶那巨大的
金色凤凰背倚青山，面朝县
城，仿佛随时振翅欲飞。

我们快步向山顶攀去。
塔高五层，我们急不可待地绕
塔而上，至四层便无法再上。
凭栏远眺，县城终于尽收眼
底：艳阳高照，白云游弋于蓝
天，层峦叠嶂如巨臂环抱小城，一江碧水悠悠自西
向东穿城而去。

山顶塔尖与对面营上坡顶齐平，坡腰朴素端
庄的县行政中心大楼隐约可见。孩子手指下方兴
奋喊道：“找到啦，找到我们学校啦！”那便是城关
小学。放眼望去，三十层高楼林立：沿江而上有水
澜山、新绿洲、城中的时代广场，新起的凤栖水乡、
六合古榕广场、六合锦尚……江这面腾龙世纪、景
江豪苑巍然矗立，更有麻光一品楼遥相呼应。

我转身眺望远方群山问孩子们：“可要听故
事？”孩子们雀跃回应。

于是我说：“三都县城旧称‘三脚’，因周边三
座大山形如鼎立之三足。此地群山环抱，中拥沃
野，都柳江穿城而过，旧时商旅不绝，故筑城于
此。”

每次登临凤凰山公园，时间不过一个时辰便
匆匆下山。然而每次登临，都看见县城悄悄换了
容颜；每次俯瞰，皆生发出新的感触、新的收获、新
的遐思——那蜿蜒的龙脉，那拔地而起的楼群，那
流转的时光，最终都汇入心底，沉淀为对脚下土地
更深的凝视。

每一次下山，都仿佛将盘旋的传说与拔节的
现实一并收入行囊；山径如绳，默默量度着，这土
地古老心跳与崭新呼吸之间微妙的距离。

■ 张跃发，中华诗
词学会会员、贵州省诗
词楹联学会会员，著有
《尧山云彩诗词集》等。

石榴籽谣
□ 宋晓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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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城走笔荷城走笔（（组诗组诗））

□ 姚 瑶

鱼道

《荀子·天论》：“循道而不
贰。”水是人类最早的道路。
一条鱼道唤醒了沉睡的生态
意识，人类只有像对待生命一
样对待生态环境，才能与这个
世界和谐相处。

——题记

诗意桂平

桂平踞黔江、浔江和郁江
三江要冲，上有广西骆越文化
浸润，下有岭南文化滋养，西
北有红水河文化支撑，2000
多年的厚重历史让这个地方
泼墨成诗。

——题记

悬崖上的一朵小花

石缝里扎根，只为探到一
丝水的滋润。

——题记

■ 姚 瑶，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黔东南州作家协会主
席。作品散见《民族文学》《星
星》《诗刊》等，曾获第十三届全
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2022《民族文学》年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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伫立于连南瑶族自治县万山朝王观
景台上，被眼前有次序的群山所震撼。
你看，千余座大小不一的石山，都有一个
共同的朝向，它们背朝东北，面朝西南，
展现一幅群山俯首、躬亲称臣的壮美画
卷。

万山朝王，名称美，涵义丰，景有壮
阔之美，人有虔诚之意。就这样一个只
有山没有河的地方，在沿陂村以南两公
里处的山脚下竟然有一个深潭！因为它
是沿陂河的源头，所以叫作沿潭。潭水
从地下河水上涌而出，当地人叫作“犀牛
吐水”。

沿陂河不长，河面也不宽，河水弯弯
曲曲，有三块巨石露出水面，故有“九曲
三珠，不出状元出尚书”的谚语。

潭水从何而来？在连南瑶族自治
县，三排、南岗很少河流，并且河流都是

“断头河”，油岭、南岗的河流，水还没有
流到山边就消失了。原来，整个三排镇
属喀斯特地貌，溶洞多，土山溪流到了山
边都全部秘密转到地下，形成地下河，沿
潭就是地下河汇集而成的。

潭水清澈，却深不见底。据说有人
试探过潭的深浅：绑着一块石头的麻线，
往潭中慢慢地放，三斤的麻线已放完，石
头没有着底，还在水中悬摆着。潭水到
底有多深？至今仍然没有具体的数据，
留给世人的还是个谜。

这样的一个深潭，月朗星稀的夜是
一种奇观。四周山脊如兽，潭边树木幽
黑，沿潭水面如镜，潭水反衬着亮光。抬
头看，一轮圆月悬挂在深蓝的天空中，娴
静而安详，温柔又大方，清澈如水的月光
洒向大地。往潭里看，月亮却像一块碧
玉一样静静地沉在水里，简直是天上的

月亮“印”在如镜的水面上，让人一时真
难以分清天上的月亮在水中，还是水中
的月亮在天上。此情此景，唯有借用唐
代诗人王湾的诗句“潭深月光厚”来概括
最为恰当。沿潭印月竟是这般美妙！

沿潭印月使打开了我思绪的“魔
盒”，“印月”的盛景、名曲、诗句，以及地
下河奇观相继跳跃而出。

“印月”盛景首推三潭印月，它是浙
江杭州西湖十景之一，被誉为“西湖第一
胜境”，其景观享誉中外，它具有“湖中有
岛，岛中有湖，园中有园，曲回多变，步移
景新”的江南水上庭园的艺术特色。人
民币一元纸币的背面采用三潭印月的盛
景，可见它在我国风景名胜中占据极其
重要的标志性作用。

我还想到二胡名曲《二泉映月》。它
是中国民间音乐家华彦钧（阿炳）的代表
作。这首乐曲自始至终流露的是一位饱
尝人间辛酸和痛苦的盲艺人的思绪情
感，作品展示了独特的民间演奏技巧与
风格，以及无与伦比的深邃意境，显示了
中国二胡艺术的独特魅力，它拓宽了二
胡艺术的表现力，曾获“20 世纪华人音
乐经典作品奖”。

读着“映月”诗句，诗意在心湖起涟
漪。“泛舟何用烧银烛，上下花房映月荣”
写出月下泛舟的喜悦，“根留本土依江
润，叶起寒棱映月开”描写月光中桂树的
宁静，“酩酊不知更漏，但见横江白露，清
映月如霜”借月光表达送别的悲凉，“淮
流宜映月，濠上好观鱼”表现观景的闲适
……万物映月皆生辉，见景感怀却不同，
这就是“映月”诗意的美妙所在。

去年 4 月，我去看了广西凤山三门
海。七个天坑成了“北斗七星”，目前三

个天坑可以行船。这“寿源”，本是地下
河，它却有海的湛蓝，有海的潮汐，有海
的神秘，实在令人惊叹！我在散文诗《三
门海》这样写道：“我的家乡在粤北，山很
多，却只有溪水潺潺，而这里，有山也有
海！心中只有无限的艳羡。”现在看来，
这种“艳羡”已经变淡，因为我们这里有
山也有潭。三门海和沿潭，她们虽是相
隔千里，却是如出一辙。

我连忙把思绪的“魔盒”盖上，回到
了现实。

酒香不怕巷子深，潭幽不嫌山林
密。沿潭印月像一个大家闺秀深宅山
中，一直保持着十分诱人的神秘感。如
此，更引发了人们的冲动，心湖总是激荡
着一睹她芳容的神往。也许，你应该找
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沿着曲折的河岸
走近沿潭，静静地欣赏沿潭映月奇景，你
可以什么也不用想，什么也不用做，只做
一个超然物外的人，皎洁的月光会无声
地洗净世俗与沉浮。

万王朝王石漠公园让每一块石头唱
起来，绿意会让白色的石头重拾往昔的
风采。万山的绿意，这一湾碧水，一定会
张开宽阔的胸怀，迎接更多游人的到来，
她定会激荡你的心海。

■ 方日乔，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
会员，广东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中
国民族报》《民族文学》《散文诗世界》《诗
人地理周刊》等报刊。

沿潭印月
□ 方日乔


